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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底层叙事”，是随着社会转型而逐渐形成的一股以底层视角来呈示现实、关注民生的文学思潮。王祥夫是

书写底层经验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大多以转型时期的焦点、难点问题为背景，冷峻地叙述“底层”特有的

痛感经验，在深化主题的同时传达出话语的多个意义向度。以文化学、叙事学的角度寻绎《寻死无门》，其叙事

所建构的底层经验中的多个意义向度统一于对社会转型合法性进程的理性认识及对底层真实窘境关注的吁求两

方面。“底层叙事” 实质上已显示出通过“底层经验”中生存伦理的呈示来进一步建构作家自己话语伦理的趋向。 

关键词：王祥夫；《寻死无门》；底层视角；底层叙事；底层经验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0)05−0119−06 
                                                           

 

王祥夫的小说，主要以当下底层①[1]民众的遭遇为

主题，他写过如失地农民(《五张犁》)、土地承包纠

纷(《愤怒的苹果》)、农民工工资拖欠(《一丝不挂》)、 

“空巢老人”(《浜下》)、矿难(《找啊找》)、拆迁(《拆

迁之址》)、对无辜生命消失的忧愤追问(《乡村事件》)

等等。 

不难看出，王祥夫小说的叙事话语所指，其实是

以当下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生活中的潜在矛盾及焦点、

难点问题为背景，直面商品化、物化的交换价值观冲

击下人性的斑驳景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很愿意

叙述居于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并呈现融有他们特有

生存痛感的经验，但这些具有“痛感”的存在经验在

情节中又表现出多个向度，即既同情于他们的物质的

困窘，也不讳言他们精神方面的狭隘，既有对当下价

值观、伦理观褪变的隐忧，也有对美好人性留守的渴

求与欣慰，既有对当下经济社会转型进程中“欠合理”

存在的揭示，也有对底层真实窘境关注的吁求，更多

的是以一种话语方式来对社会转型合法性进程的理性

思考与底层“零余”生存状态的情感慰藉，这两个向

度，即话语理性与叙事情感的平衡，无疑使王祥夫的

小说显示了一种较为辩证的复杂内蕴，这种叙事取向

也喻示“底层写作”走出单一视角的新可能。 

 

一、《寻死无门》及其叙事 
 

(一) 底层经验的书写 
《寻死无门》是王祥夫新近创作的小说，讲述的

是一个身患绝症的农机厂下岗职工因病寻“死”，但却

找不到“死之门”的故事。主人公刘小富想在肝癌晚

期死亡之前给老爸、妻子和儿子留下一笔财产。为了

得到三十万，刘小富首先是准备卖肾，结果在卖肾之

前的身体检查中发现他患有肝癌，“卖肾”结果变得不

可能；然而在偶遇以前农机厂的同事武青之后，他突

然想到还可以以制造车祸身亡的方式来获得三十万。

不幸的刘小富却又是“幸运”的，他想被撞“死”却

没有死，他去撞的那辆车却撞死了另外一个人。 
小说创作维度始终执著于作家一贯对草根或小市

民阶层等“卑微人生的关注”，以一种尖锐中保持理性，

悲悯中蕴藉温情的叙事方式呈现了转型期人生多元的

价值图景。 
1. 对底层生存本相的还原 
《寻死无门》极大地还原了底层生存的困窘本相。

小说中的刘小富不仅肝癌晚期，更严重的是下岗并且

失业，其儿子小丰大学毕业还没有找到工作。他的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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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早起晚归，平时忙得很，连过

年也难得见着人影”。刘小富的爱人和他的姐姐，甚至

都没有提到她们有工作，可见，他们既无组织和经济

资源，更无文化地位和话语能力，基本上处于转型期

体制外的“零余” 状态。从他们家的居住情况来看，

不是小区也不是电梯房，外出只能是骑着单车，而不

是打车。生活的条件是“把馒头和昨天的剩菜一样一

样放在笼里”。刘小富患病做化疗的钱，也是省吃俭用

东拼西凑来的，他们没有去大医院的能力，只能相信

和尝试民间偏方，“吃啥补啥”，以吃猪肝来补肝，甚

至相信喝白糖水能治肝病。他家里的两万块钱存款也

被霍光芒一借无还，也没有有钱或者发达的朋友。“可

能一辈子都不会把气给喘匀了”，既是刘小富病中的虚

弱，也是底层民众在衣食住行碌碌奔走却无法舒缓生

活辎重的世相缩影。 
在过去的小说叙事中，由于文艺政策的惯性，人

的社会价值不约而同地常常高于其自身价值，自身价

值在绝对服从社会价值的过程中要么被忽略，要么被

抹去。转型期以来，个体价值得以释放，但又被生命

经验之外的时尚和消费写作中诸如地位、收入、资本

等贴上炫目的标签，于是当今现代都市人生成为艳羡

的对象，这些人及其人生形态作为成功的范例而成为

阅读的消费对象，人的自身价值在一些作品里则被置

换成过度张扬的中产阶级的理想价值观念及享乐价

值，底层人生的书写有意无意被“先锋们”“小资们”

“宝贝们”的“放逐”与“冷落”。王祥夫的创作坚持

把触角伸向了这些被“宏大叙事”后接踵而至的“私

人经验”所排斥与遮蔽的卑微艰难地生存着的人们身

上，以尊重每个个体生命，要求伸展一次性的、不可

相互取代、相互通约的个体生命价值为前提，自觉地

从无差别的自我价值尺度对其给以新的审视，将底层

人生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显示了作家宽容、慈悲、善

良、坚持伦理底线的精神良知，也是对“宏大叙事”

与“私人经验”的有效补充与纠偏。 
2. 客观辩证的话语表达方式 
对底层生存本相的聚焦，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对以

往话语方式的去蔽性书写。改革、稳定与经济稳步增

长是当下社会主题，但改革带来成果的同时，也不可

避免地存在着与发展不协调的矛盾，文学如果依然图

解意识形态概念，它就离不开被规定的轨道，文学品

种单一的现实就难以改变。文学获得生机与生命力的

途径，既要对文学创作惯性的挣脱，更要向丰富复杂

多样的社会发问并切入人生潜层并作出回应。 
上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文学生态得到前所未有的

改善以及文学表现的某种“自由”。这种“自由”，更表

现在某些文学禁忌的打破。某种意义上来说，死，其实

就是一种极端的存在方式，常人看来死是一转念的事

情，可是在底层连死都是不容易的事情，是什么导致寻

死无门? 性格? 那么性格又是什么环境促成的? 是命

运? 那么为什么自己主宰不了命运? 不仅以前的阐释

模式在新的文学存在面前“失语”，更重要的是，这种

以前会被禁止和删除的问题突围出写作禁忌而成为了

一种触摸存在的可能。尽管有研究者对底层书写的“人

民性立场”的自觉性与苦难根源的深刻性持怀疑态度，

认为是“因为艺术上的转向使这批作家与这样的思潮相

遇”和在“文学性创新压力下寻求自我突破的一种现实

捷径” [2]。从精英视角和文艺思潮的角度来看，这是

很令人信服的分析。但我们要看到生存的复杂性和作家

主体的人道主义话语温情，我们需要看到现实生活的琐

屑与结实，它还充满着许多尚待探索的真实的、以至于

被遮蔽的存在。 
《寻死无门》与那种以一种俯视、拯救、臆想、

歪曲、丑化大众的底层书写不一样，而是以一颗“人

心”在小说里做底，“远离表面的事物形态”，“引导读

者看到一些往往会被人忽略掉的东西”，它要“引发小

说之外的东西”，使更多的读者有权利知道这种对社会

发展与个体价值不平衡状况书写的真相思考，它不是

一种居高临下的精英式的指导和分析，交换价值观下

人们日益粗糙坚硬的内心需要话语温情的滋润，同时

它恰恰是对意识形态话语表现中的“只不过是从头再

来”的乐观心态的一种补写，它要证明生活是多元复

杂的现实存在，文学也要一种对回应生活存在的话语

情感性和倾向性。这应该是“底层书写”在叙事理性

与情感方面的“突破”，这种向存在发问的写作勇气本

身和不偏不倚的叙事态度，显示了文学重新向介入人

生、关怀现实、追问存在的入世精神与叙事价值的皈

依可能。 
(二) 社会转型时期的阶层描述 
1. 贫富差距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造成

了新的阶层转化。与表现改革文学的理想与成功经验

不一样，中国的社会经济转型期间，一方面确实“一

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另一方面仍有一些富起来之外

的阶层由于组织、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处于“失语”

境地。因而，他们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当下，就更

显得尴尬和无奈。买房、娶媳妇、找工作，就医，几

乎没有哪一样对他们来说不困难，尽管有着各种福利

政策，但社会和生活给刘小富们提供的“门”又确实

有限，基于他们生活中的“无门”状态，他们与主流

阶层的贫富差距逐渐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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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多次暗示这种差距，药剂科主任姚海全一

个电话就解决了他们老同学聚会的问题。“富人们吃的

是燕窝汤”、鱼翅，黄腊梅家是要将“吃剩的早餐捡好”。

相反，“媒运黄局”的儿子——结巴，则依赖金钱与权

势，显得神通广大，官方的、民间的、军方的、非官

方的他都能用钱搞定，小业务员如刘小富们只能以身

体为代价喝酒来扩大业务量，中小企业破产重组一方

面使下岗人员陷入困顿，某些管理者却攫取了的巨大

财富等等。这就使得一边是看病困难，处处还要送好

处费求人，一边是用钱搞掂一切包括户籍与血缘关系

的更改。这种看似平静的错位叙述见出了贫富的生存

差距。王祥夫将这种人生差距置入人物生存的背景，

实际上故事的深层意义方面则超越了现世已有道德规

范的潜在的所指：有钱可以“用金钱和死亡赛跑”，刘

小富们则“为了金钱却加速走向死亡”！结巴说的“北

京”以及文本中金钱与生命的交换关系构成了一个底

层困窘与既得利益集团之间对应的隐喻，这种关系的

设置使得单纯的线索和故事结构获得了一种多向度的

对照意蕴，尽管这种道德伦理在生与死、贫与富、无

门与无所不能的天壤之别之间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甚至

苍白无力的，但带来的叙事张力使得文本建构与现实

存在之间蕴生和传递了一种清晰的钝痛感，这种痛才

更见出底层的生命缺失和生活本身的繁复。 
2. 现实中的不合理存在 
死亡是一个凄惶的字眼，它是对无望的生存的逃

避。刘小富的寻死原因其实不难看出，个人因为在没有

任何先兆的情况下被肝癌“判”了“死刑”，从一些话

语中我们隐隐可以推出，刘小富的病与他的工作公关性

质有很大关系，但这个在作品中仅仅一笔带过，以酒桌

上的“公关”而非管理和技术和市场的公关。照此看来，

企业破产的原因莫不过如斯而已。以展示结果来暗示原

因和根源，这在一般的改革话语中并不鲜见，刘小富“寻

死”的真正意义正在于突破了以前的写改革成功的路子

与成功的结果，这种叙事上的“突围”，触及了转型时

期一些工作、生产、管理制度的欠公允及欠合理因素。 
在叙事策略中，保障体制话语没有出现在文本中，

因而刘小富的遭遇可能会被指责为不可信。但文学守

护的永远应该是世界与人心的复杂性，可能性真实难

道不更接近存在的真实？复杂性与模糊性才是世界的

本来状态。人们往往会作出一种单一的、清晰的价值

判断，殊不知，那只会造成一种更矫情的虚假。 
(三) 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观念嬗变 
1. 道德观念滑坡 
物欲化的价值取向必然导致精神世界的变化，人

性的道德观念滑坡于是在所难免。也就是说，社会经

济发展，既给当下的人们带来了物质实惠，但一些传

统社会道德与伦理观念也不可避免地遭到冲击。婚姻

家庭观念首当其冲。家庭婚姻观念日趋淡薄和责任心

逐渐消褪，闹离婚、嫖娼、养小蜜也不再为社会所不

耻，相反被一些人看成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小说对

改革转型以来的世相都有涉猎，这些显在的环境变化

也影响到道德观念的嬗变，如霍光芒养“四十八岁的

小蜜”，表面上如他所言是为了爱情，可是他的二儿子

都到了找女朋友的年纪才重提爱情，似乎难以逃脱家

庭责任淡漠的认定。从他那句“哪个女人做不了我儿

子的妈? 就现在，我保证一炮一个准”，以及姚海全安

慰刘小富要及时行乐的暗示，“找个小姐玩玩儿，好好

打几炮”等等，虽是玩笑，也潜在地透视了传统的道

德伦理观念正在面临着物欲与情欲的瓦解。 
其次是职业操守与精神的蜕化。从医院来看，救

死扶伤的白衣天使要收取“好处费”；企业联系业务都

是“天天陪着客人喝酒”；药剂科主任“手下养了一大

帮跑药的”；“当官的带头犯法”，“犯法才能过得好些”；

“规规矩矩的老实人从来都没有好日子过！”这是底层

眼中司空见惯的社会现实，也是道德观念随波逐流的

某种原因。 
2. 现世适用的功利观 
正如结巴所说，“只要花钱就可以把一切事情给办

了”。当今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社会贫富分化却越来越

严重，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这些缄默的阶层，无法

不遵循着凌驾于市场的这只看不见的手，也不得不遵

循商品经济时代的“市场规则”。在小说开头，刘小富

从霍光芒家出来之后，数着霍光芒老婆给他的三百块

钱时，他想这要是“三十万还差不多。三十万又能做

什么? 他心里不禁这样想，但是马上有一个声音就在

他心里说，有了三十万就可以给自己的儿子买房子、

找工作、娶媳妇了。他忽然明白自己现在最最当紧的

是想办法给老婆和孩子留一笔钱！”一个生活在社会底

层的小人物，没有钱就等于“没门”，不仅自己的现世

受累，老婆孩子家人也没有稳定感。 
《寻死无门》的核心是“寻死”，也可以说，小说

一系列情节的设置也是以其为中心展开的。小说关于

主人公通过死亡去获得一笔钱的心路历程，感觉是万般

酸楚的。作家“不厌其烦”地让刘小富想尽各种办法—

—“卖肾”“撞汽车”，准备在生命的最后来为自己家人

留下一笔财产。主人公一次又一次地挣扎在寻死的冲动

和求生的本能之间，这些都是像刘小富一样生活在社会

最底层的小人物，在被生存空间极度挤压之后想出的种

种非正常死亡方式。如果现实生活“有门可通”，有谁

会通过这般残酷的方式来剥夺自己的生命并最终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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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寻死无门”这样的现象，也从现世生存伦理的

意义上证明，金钱也是生活安稳，使人在不时之需时

渡过难关的必须。 
(四) 对传统道德伦理的坚守 
1. 对传统家庭伦理的坚守 
刘小富刻意地寻死，也有一个赴死的动力，就是希

望获得赔偿来让其老婆和儿子有点稳定的经济支撑。用

死亡而不是好好活着来换取亲人的生活保障，用永离而

不是同患难来让家人获得幸福，其实又是多么无奈而残

酷的选择。但是刘小富的寻死，却又使得传统的道德伦

理又焕发温馨的光华。比如他想像满足儿子要求他坐

一回摩天轮的要求，患病后与妻子语言的故作轻松。

“不管老子活到活不到过年，老子先让老婆儿子好好

吃顿红烧肉再说”，对亲情的补偿与愧疚。对老爸自己

做家务事的恼火和给他买拐杖以便代替自己离世后搀

扶父亲等，一种明知赴死却忘不了尽孝道的悲戚，一

个家庭顶梁柱即将倒下的不舍与无奈写得隐忍、怆然

而节制。这又正好与姚海全与霍光芒们淡漠的家庭观

念与消褪的责任感不一样，刘小富与妻子黄腊梅尽管

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斗嘴，但依然还有相濡以沫的夫妻

情，对其儿子成长的追忆与对老爸身体及日常生活照

料的父子情等，都浸润了对传统家庭亲情伦理的坚守。 
2. 对传统社会道德伦理的坚守 
当然，在表现霍光芒与姚海泉们褪变的家庭伦理

和道德观念时，也并没有把他们写得一无是处，他们

在对于刘小富得绝症时的人情观念上，也显示出当下

社会尚未消弭的道德伦理，人与人之间还有基本的道

德伦理观念留驻：与朋友合伙做生意借了刘小富家两

万块钱几年未还的霍光芒，得知刘小富患病真相时，

不再逃避刘小富的电话，主动打电话给刘小富与他解

释清楚欠钱不还的缘由；姚海泉也一改戏谑与不正经

的口吻，拿出一小沓钱塞到刘小富手里；霍光芒的老

婆王小琴也几次三番地将不多的钱硬塞给刘小富让他

买营养品；即使曾被刘小富老爸处分过的刚开始对其

有敌意的武青，在得知刘小富患绝症的寻死之心后，

也一改往日的刻薄与怨气，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对之极

力安慰；在刘小富去万花路寻死的路上，一个年轻人

欲对他帮助的话语和关切意图，都显示了尽管时代社

会物欲化，一些传统的人情伦理依然居驻在当下的人

性里面。 
 

二、一种新的叙事伦理 
 

1. 转型时期的伦理话语 

王祥夫常说自己写小说是“贴着生活写”，总是毫

无保留地将自己的人道主义情怀投射在他所关注的底

层小人物身上，但对社会发展与个人处境，小说又辩

证地使用了双重视点：如小说中“轴承的厂子，现在

厂子不见了，商店大宾馆倒是一家连着一家，最高那

个楼是希尔顿，比它矮一些的是卡宾斯基，都是住一

晚要大几千的地方。刘小富小时候还好，对富人就那

样，你富你的，我不富也照样在太阳下该吃饭吃饭该

拉屎拉屎!你奈何不了我那一泡屎!可现在刘小富不知

怎么突然仇恨起富人来，好像他们口袋里的钱都是他

身上的脂肉膏肝!”虽不乏底层可能的“仇富意识”，

但叙事话语中仍然充盈着一种理性的疏导与平衡，既

不否认社会经济需要发展，也不忽视当下一种极端的

生存与精神状态。对于生活中的难以避免的一抹灰色，

王祥夫又给这种沉重而略显灰暗的人生，设置了一方

人性希望的亮度：“多的麻烦事加在一起都要比死亡

小，只要活着，哪怕活一天，就会有希望!” ，“只要

刘小富活着，黄腊梅就不会觉得自己的生活空空荡

荡。”哪怕是困窘地活着，他们仍然觉得有希望，底层

民众卑微地生存和容易满足，正显示了生活加诸的艰

难和善良给予他们的韧度，我们有否对转型期社会中

边缘状态个体给予应有的关注？怎样才能慰藉种种光

怪陆离的世相下灰暗的人生？《寻死无门》试图在话

语伦理中建构这样一种人道主义的回应。 
2. 自觉的社会问题意识 
王祥夫说过：“我近年来的小说和我许多朋友近年

来的小说只是一种‘问题小说’。我对‘问题小说’始

终保持着一份崇敬。”[3]当代作家中，很多人都没有了谈

论问题的勇气，如果连面对问题的勇气都没有，艺术世

界的真实性其实大可值得怀疑。王祥夫对“问题小说”

的崇敬无疑更应得到一份尊敬。 
社会转型的全部复杂性，就体现在“摸着石头过

河”[4]。随着市场经济在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启动和大

规模展开，社会、经济、文化都获得前所未有的活力，

如果极具精英意识的作家依然执著于意识形态性的二

元对立思维模式，不仅不能“发现”问题，恐怕更谈

不上“解决”问题，却又如何能够切近复杂现实的有

关存在的繁复意义？ 
城市下岗工人以及农村的贫苦农民是近年转型时

期新出现的阶层，过去的文艺政策中的主人公实际上

是人性与个人价值都被特殊过虑的理想形象，“伪现实”

的成份较大，“理想化”的另类解读就是露出背后的虚

假。被评论界在 2002 年之后重重提起的“底层文学”

写作，和精英主义、民粹主义、纯文学有很大不同，它

展示的是中国当代矛盾集中出现的现状，以商业服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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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为主角的

“底层文学”表现出来的“同情心、正义感”才是切准

了时代的问题脉动。 
这种传统伦理道德谱系在物质消费符号的强势渗

透下的破碎与重组，伦理价值观念的消褪与新变，见

诸于底层困境中的内心韧性与挣扎、无奈中的人格裂

变与坚守，虽有底层狭隘、拮据带来的非理性的人格

弱点，但王祥夫的小说每每有结构转折中显出理性的、

源自传统的人性道德伦理意识的闪光点，文学不仅要

表现当下的，鲜活的物质生活，更要反映下层民众们

发出的呻吟和呼喊，书写他们欢笑和悲啼的精神印记。

一方面，底层文学的悲悯情怀、问题意识、话语道德

伦理的多元建构存在，才使得以文学时代全貌展示成

为一种可能，另一方面，人的平等、尊严、人与人的

关系改变的才是问题意识的最终目的。 
3. 一种可能的道德路向 
基于转型时期现实生存的话语，当代虽然有新写

实主义作家对于“生存的片断性”认同，但是他们对

现实人生的肯定态度中有关现代人对于理想、崇高、

伟大等等追求，仿佛全都消弭远去，当下的“本色性

真实”似乎已经击溃这一代写作者，他们甘心地经营

自己的庸常而又平淡短促的人生，这是对生活一种无

可奈何的臣服。王祥夫及许多“底层叙事”的作家则

更偏重于以对现实的一种理性披露来赋予人类无差别

的类宗教性的同情、怜悯及良知，用这种自觉的话语

形式从情感上的希望之光来建构一种可能的道德路向

和伦理诉求。 
有论者认为，“王祥夫在他的小说中提出一些很尖

新的社会问题，但他却并不想展开和回答这些问题，

而是笔锋一转，就把他的问题化解到了人物身上，譬

如人物的命运、心理以及人际关来上，把社会问题转

换成人的主题。”[6]这是很有见地的。小说中的下岗，

是转型时期特殊群体的遭际，绝症、寻死又是人生最

逼仄的一条路径，“寻死”的路竟然不通，看似有些荒

诞的经验和行为却又转化成了真实的、有疼痛感的存

在世界。这种荒诞中内蕴着的真实度恰恰隐喻了转型

期底层“被抛”的窘困和无奈。《寻死无门》并没有把

其故事的悲剧根源归咎到某一个具体的层次，这是一

种叙事的策略，不作任何一方的单向度批判或认同，社

会转型的合法进程与底层生存困境合理性诉求在理性

与情感上获得了不同叙述维度上的均衡。这即是他写

苍凉的事，也不乏温情，灰色的叙事语调，却又呈现

希望的亮光，即使暧昧的道德伦理场景和社会现象，

也有一种平缓的宽容，底层人生虽然在困境中遭受各

种挤压而沉重，其道德伦理依然泛出人性的理性之光。 

 

三、结语 
 

商品经济繁荣和计划经济的解体，必然带来阶层

变化、价值观念变迁和新的贫富差距等问题，已有的

文学叙事从伤痕——反思——改革——迷恋形式的先

锋——注重原生态内容的新写实，新时期以来的文学

经验一直不太用力于底层经验的叙写。从文学视点下

移、社会问题聚焦与美学经验的转向上来说，底层经

验终于在新写实之后获得到了基于底层视角意义上的

关注，即在文学叙事的本体意义上，由自“新写实”

中市民阶层的凡俗生活到勘探社会发展与人生境遇滞

后的错位体验，特别是将表现对象和视角进一步下沉

到“底层”人生存及情感空间，体现了一种艺术的自

觉意识。从而，文学经验也得以由一己的私人生活到

进入广阔的存在世界、文学视野由表现市民与中产阶

级的生活与价值消费到关注底层的物质与精神困窘、

文学精神已由遵从现实中二元对立的理性伦理到倾向

于同情底层的纷繁的存在伦理。正如谢有顺所说，“真

正的文学就是人的存在学，它必须表现人类存在的真

实境况，离开了存在作为它的基本维度，文学也就离

开了它的本性。”[5]的确，在《寻死无门》的叙事中，

从之前的对现实生活“失语”到对存在发问，从“零

度情感”到话语伦理，《寻死无门》既有以个体深渊般

的感受来唤起现实关注，也有生命在现世中的碎裂过

程来传递一种对当下极端困窘体验的宗教性怜悯，更

有试图以叙事话语来伸张一种更为宽容、博大的现代

极端生存经验下的伦理观念，从文学表现存在的维度

来说，《寻死无门》其实是以底层的视角来观照打量底

层经验，它的潜在视野，乃是展示底层被遮蔽的生存

困窘，现世道德观念被冲击的忧虑以及基于底层的合情

合理的生存伦理的叙事诉求。 
 
注释： 
 
① 所谓底层，陆学艺在其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中，在职业类别的基础上，依据对组织、经济和文化这三种资

源的占有程度，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进行划分，“底层很少或基

本不占有上述三种资源，其来源主要是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

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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